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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望千年一眼望千年 读懂佛光寺读懂佛光寺
（上接第一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正

是这一天，位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接到了梁
思成从山西发来的电报：中国首次发现了唐代木
构建筑！7年后，因战事所迫辗转迁移至四川李
庄的梁思成，写就《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及续
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
期。佛光寺才为世人所逐渐了解。直到 1961
年，佛光寺才和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门、故宫等
一起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因为梁思成夫妇对佛光寺的发现，后代的
专家、建筑爱好者、游客才有机会拜访和瞻仰这
座拥有唐代木构、塑像、壁画、墨迹、经幢五绝，最
具盛唐风韵的艺术殿堂。与它们相比，最初那座
北魏的宝塔以及金代的大殿反倒显得有些平常。

目前，经过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多年考察确
证，全国共有4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唐代木质结构
建筑，它们都奇迹般地聚集在山西省内。除了五
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还有芮城广仁王庙、平顺
天台庵。这些榫卯结构不着一钉的木构建筑，展
示了唐代独特的艺术神韵。但从规制、建筑手法
以及影响力来讲，另外两处远不如佛光寺、南禅
寺。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五台山唐代木构
建筑称冠中国，称冠亚洲。

唐代木构建筑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硕大的屋
檐和平缓的屋顶，这种看上去似乎过于简单的构
造正是大唐胸襟博大、大气豪情的象征。在唐代
木构建筑语言当中，大线条几乎统领了各个构件
和构造，大殿出檐深远，就好像雄鹰用有力的翅
膀保护着弱小的孩子一样，使台基、台柱免去了
千百年雨雪的侵蚀。大殿屋顶平缓，站在殿前看
不到屋面。我国古代建筑屋顶的平缓或陡峻程
度，正是历代建筑语言符号的变迁：建筑的年代
越早，屋顶越平缓，建筑的年代越晚，屋顶则越陡
峻。东大殿以后的建筑，尤其是宋元明清建筑，
结构越来越繁杂，装饰越来越繁复，色彩越来越
华贵，屋顶越来越考究，过多地注重了外在的装
饰和华丽。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所以在唐之后
的建筑中再也难以看到像东大殿这样程序简纯、
结构简洁、实用为美、具有深刻内涵的木构建筑。

寺外是亿万年不曾改变的星辰与云影，寺内
是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瑰宝。当梁思成和林徽
因在8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踏进佛光寺那一刻，
国人内心深处沉寂已久的基因也被激活了，那不
仅是学术领域的开拓，更是民族营造尊严的觉
醒。而那些被他们重新擦亮的榫卯，至今仍在民
族文化的血脉里，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接续之力。

从北魏初创到唐盛：佛光寺的前世风华

五台山上白云浮，云散台高境自幽。
佛光寺位于五台县豆村北的莲花山下佛光

新村。缘何叫佛光寺呢？唐代《古清凉传》记载：
“佛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
尊仪肃穆，林泉清茂。”北魏太和二年（478年），孝
文帝途经南台外围的佛光山，人困马乏，见群山
包围之中有一处清幽开阔之所，几间茅庵草屋建
于其上，便命令随从人等歇息下来。是夜，月明
星稀，万籁俱寂，连日旅途奔波，孝文帝很快沉睡
梦乡。朦胧中一轮圆月自山头冉冉升起，光辉照
耀，盘桓不去。那大光明的中心，文殊菩萨骑一
头金毛雄狮现身，历历分明。醒来时，正是朝阳
初升，东山峰峦沐浴在阳光之中，隐隐约约还是
梦中情景。孝文帝大喜，他想，既遇神异佛光，必
是祥瑞之兆，于是下令鼎新寺院，置额“佛光寺”。

还有不同的记载，北宋嘉祐五年延一编撰的
《广清凉传》，把佛光寺归为“中台古十寺”，并于
“释五台诸寺方所七”中写道：“佛光寺，燕宕昌王
所立，四面林峦，中心平坦。宕昌王巡游礼谒，至
此山门，遇佛神光，山林遍照，因置额名佛光寺。”

两书记载明显有出入，而且建寺的准确年代
也不好考证。《古清凉传》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
是679年之后，距离孝文帝约200年，而《广清凉
传》成书在近500多年后，哪个准确呢？从一般
意义上讲，后者的内容要推翻前者的记载，必须
有所依据。只可惜这个依据没有在书中记载，只
能靠后人求证。严耕望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
地理稿》中，对此解释道：“盖宕昌王获孝文敕许
而建”。但对于佛光寺具体的建设者，严耕望先
生倾向于宕昌王梁弥承。具体的建造时间，崔正
森通过考释，认为佛光寺应是宕昌王梁弥机于孝
文帝太和二年（478年）到太和十三年（489年）之
间修建。学者李小龙《再议佛光寺的创建人与始
建年代》推断，建造者应该是孝文帝时期的“燕宕
昌王遇”，建造年代大体在太和九年（485年）到太
和十三年（489年）。

那么，燕宕昌王遇是何许人，他为何要建佛
光寺呢？

先说宕昌是个什么地方。宕昌是南北朝时
期位于现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国。大约包括今天
临潭、岷县以南，天水西界和武都北界一带，人口
约有2万户、10万余人。居民多为西羌三苗部族
的后裔，每个小酋长都有地盘，互不干涉。由于
国无法令，不收徭赋，在有战争之时，才将财物聚
集，平时，各干其事，不相来往。为了让中原大国
承认宕昌国，公元424年，世袭宕昌王梁弥忽派
儿子梁弥黄到北魏，向太武帝请示承认王位，并
建立从属关系。从北魏确认梁弥忽为宕昌王，到
公元566年被北周攻灭，有记载的时间是142年，
共传9代12主。

再说王遇其人。王遇，本姓钳耳，名庆时，羌
族人，年轻时遇事受腐刑，入宫为宦官。他多方
面的才能为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所知，官高位
显，曾任使持节、镇西将军、侍中、吏部尚书、太府
卿、光禄大夫、皇构都将，领将作大匠、雍华二州
刺史等职，宕昌恭公是北魏朝廷授予的爵位。他
是北魏太和年间重要的皇家建筑设计师和艺术
高超的书画家。曾在家乡冯翊（今陕西大荔县）
李润镇（今澄城县南三十里的北寺村）建晖福寺，
并为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各建三级浮图一尊，

著名的《晖福寺碑》也是他亲自书写的，其书法成
就之高为后世称赞。他还是平城宫城殿宇、方山
陵寝的主持者，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第九、十两
窟均系王遇杰作，技艺堪称一流。

至于“燕宕昌”中的“燕”字，李小龙文中推
断，王遇祖先曾居洛阳以南的伊川附近，这里在
南北朝时期，前燕和后燕两个政权存在。

正是这样一个与皇室渊源颇深、对佛教非常
虔诚，又经常主持大型建筑的人，更符合佛光寺
建造人的身份。

其时，佛光寺规模并不大，有佛堂三间，僧室
十余间，当时的净土祖师昙鸾就在这里出家，成
为五台山的得道高僧。北周“武帝灭法”后，佛光
寺内木构建筑皆尽毁，仅有寺内祖师塔及寺外数
座僧人墓塔幸存。

五台山自北魏起逐渐成为文殊菩萨道场，至
唐代因《华严经》中“清凉山”与文殊法门的结合，
被官方确认为佛教圣地。朝廷对佛教大力支持，
隐居五台山40多年的高僧解脱禅师，在贞观七
年重修佛光寺，创宗立学。当时的佛光寺规模相
当大，用一句话可以形容出它的大小，到晚上关
山门时要骑上马去关门，叫作“打马关山门”。

元和年间，法兴禅师对佛光寺进行大规模重
建。《广清凉传》卷下：“释法兴……修弥勒大阁，
凡三层九间，高九十五尺，尊像庄严，靡不周备已
至。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台山诸寺圣像，万
有余尊，绘塑悉具，僧徒称赞。众口一词，列上所
属，请充山门都纲，规矩准绳，为后世法。”

当时佛光寺最为兴盛，不仅建筑规模宏大，
香火旺盛，佛事活动频繁。“山门都纲”应为朝廷
所委任而对僧尼寺院进行管理的僧官；“七十二
位圣贤”，则应是宫廷寺院为宣扬国家忠良圣贤
而在寺院殿堂内塑绘的尊像。而且寺中出现祥
瑞，竟能远达长安，传于宫闱。《佛祖统记》卷四十
二记载：元庆元年，“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佛光
寺庆云现文殊大士乘狮子于空中，从者万众。上
遣使供万菩萨。是日复有庆云现于寺中。”

寺院辉煌、高僧加持、祥瑞显现、朝廷支持，
佛光寺自然声名远播。

然而，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一场大规模
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如狂风骤雨般袭
来。唐武宗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考量，
决心抑制佛教势力。据《资治通鉴》记载，“祠部
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
五百”，在这场浩劫中，佛光寺也未能幸免，除了
几座墓塔，其余建筑几乎全部被毁，辉煌一时的
寺院瞬间化为废墟，往日的香火鼎盛不复存在，
只剩残垣断壁在风雨中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佛光寺重建：历史余晖中的不朽传奇

万事有高潮就有低谷，循环往复。
直至唐宣宗李忱即位，情况迎来转机。大中

元年（847年），唐宣宗复兴佛法，为佛光寺的重建
带来了曙光，高僧愿诚肩负起重建佛光寺的重
任。《广清凉传》卷下记：“释愿诚……宣宗皇帝即
位，重兴佛寺，山门再造，召师为其首，特许修营
佛光一寺。功毕，寻颁命服，师号圆相，就加山门
都检校。”愿诚曾在佛光寺修行多年，对这座寺庙
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如何，他怀着坚定的信念，
毅然投身到重建佛光寺的事业中。

为了筹集重建所需的资金，愿诚四处奔走。
他有时徒步穿梭于各个城镇乡村，向百姓、商贾、
官员讲述佛光寺的历史与重建的意义；有时在简
陋的茅屋中，与志同道合者商讨策略；也曾遭遇
过无数次的拒绝与冷眼，但他始终未曾放弃。终
于，他的坚持感动了朝廷，唐大中六年朝廷“许令
修复”，并且授以“官营”寺院。同时，他的诚心感
动了长安女弟子宁公遇。

关于宁公遇的身份，有说法称她是唐宣宗李
忱的二女儿，后与太原名门望族子弟王元宥结为
夫妻，但命运弄人，王元宥不幸离世，宁公遇在悲
痛之余，带着夫妻二人的全部财产，毅然投身到
佛光寺的重建工作中。她从长安带来大批技艺
精湛的工匠，这些工匠汇聚了当时长安先进的建
筑技艺与审美理念，为佛光寺的重建注入了强大
力量。从材料的采购运输，到建筑的设计施工，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

五台山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建筑所需的木
材、石材等材料运输困难重重。工匠们或许需要
翻山越岭，从深山老林中砍伐合适的木材，再通
过人力、畜力一点点运往工地；石材则可能需要

在附近的山中开采，然后经过精心雕琢，搬运至施
工现场。在设计方面，既要遵循佛教寺庙的传统
规制，又要融入时代特色与创新元素。工匠们凭
借着高超的技艺和智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历经无数个日夜的艰苦努力，大中十一年
（857年），佛光寺终于重建完成。重建后的佛光
寺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敦煌地理文书记辑校
注》所收《往五台山行记》，五代僧人对“会昌法
难”后重建佛光寺记述甚详，中有“大佛殿七间，
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弥勒阁三层七
间，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汉”等记载。其中
的大佛殿即东大殿，所述尊像格局与现在遗存相
同，即中间三尊为释迦牟尼、弥勒、阿弥陀组成的

“新三世佛”，三佛两侧为乘象普贤与骑狮文殊，
为唐代流行弥勒、弥陀二净土，华藏、娑婆二世
界，以及密宗金胎二界造像的融洽组合，体现了
唐朝廷鼓励佛教“多宗并存”的国家意志和政策；
其弥勒阁中所置奉“七十二贤”造像，则是唐代国
家道场常见造像题材内容之一，即利用佛教道场
弘扬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忠良圣贤，使国家主流意
识形态与佛教形成互补互动。

佛光寺东大殿当心间梁下“奉为国敬造佛殿
柒间”题记，以及殿前经幢所刻“奉为国及法界众
生造尊胜陀罗尼幢”，说明该寺承担有国家佛教
道场应该承担的某些重要责任和义务。在重建
过程中，朝廷工部尚书郑涓、右军中尉王元宥等
官吏给予大力支持，虽无确切记载显示其具体配
合行为，但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他们必然在一
定程度上给予了政策许可、治安维护等方面的保
障，确保重建工作有序进行。

东大殿作为寺内的核心建筑，更是彰显出唐
代建筑的雄浑大气。斗拱不仅是结构上的关键，
更是等级的象征，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规格之
高，在当时实属罕见，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仅
用六铺作，与之相比，佛光寺东大殿的规格之高
不言而喻。梁架采用“叉手”“托脚”三角结构，利
用木构柔性体系抵御地震，柱间榫卯咬合精密，
栌斗以榆木承重，暗合“以柔克刚”的东方哲学。

佛光寺建成后，影响力迅速扩散。敦煌第
61窟的《五台山图》由五代、宋初的沙州画师绘
制，是莫高窟中现存最大的壁画。图中描绘了各
阶层不同身份人物的服饰和活动场面，有舂米、
推磨、挑担前行的中下层百姓，也有乘轿辇的官
宦氏族以及供佛、拜佛、虔诚修行者；图中还描绘
了城郭、亭台楼阁、寺庙、佛塔、桥梁等建筑170
多处。画师绘制这幅图时吸收中、晚唐时期的画
风又推陈出新，内容方面也增加了五代、宋初五
台山的佛教盛况，是一幅神圣庄严的圣迹图。

佛光寺是《五台山图》中规模较大的寺院建
筑之一，“大佛光寺”四字由墨框标明，可见其重
要性。图中所绘佛光寺寺院廊庑一周，四个角各
布二层角楼，前院正中开山门，院中起庑殿顶二
层大阁，另有亭阁式宝塔，造型古朴。

武宗之后唐代诸帝多扶持佛教，使五台山的
寺庙建设发展很快，达到巅峰。在这股崇佛敬僧
的风气下，佛光寺重建后数十年间达到鼎盛期，
名播长安和印度、日本等国。五台山传言：“先有
佛光寺，后有五台山”，并不是妄言。

走进佛光寺：壁画、造像、题记的千古神韵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佛光寺一共考察了七天，
不仅证明了东大殿为唐建，而且还发现了唐代的
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因此梁思成说“此四者
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更属海内无双”。

造像艺术

唐代彩塑：东大殿内佛坛上置彩塑35尊，与
大殿同期塑造，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却体现出盛
唐时期的艺术风格。主像有释迦牟尼佛、弥勒
佛、阿弥陀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高度达7米
之多，各有胁侍立于左右。其中，释迦牟尼佛结
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手作触地印，面相庄
严，头顶螺旋发式，衣褶自然垂于身旁，姿态静穆
自若。

明代彩塑：文殊殿内的佛坛上有七尊塑像，
中为骑青狮的文殊，两旁为胁侍菩萨，这些塑像
在明代弘治年间重新装绘过。此外，文殊殿内东
西墙和北墙上原有500罗汉的彩绘，现仅存245
尊，罗汉姿态多样，无一雷同，整幅壁画颜色较为
丰富。

造像场面宏大，人物身份分明，主仆有序，疏

密相间，错落有致，既有环境气氛，又有深度和空
间感。塑像造型适度，体态丰满，姿态自然，色彩
逼真，栩栩如生。彩绘浑厚古朴，凝重细腻，体现
了唐代塑像风格，又略显印度文化之痕迹，是五
台山雕塑艺术的瑰宝。

壁画艺术

佛光寺东大殿原来画满了唐代壁画，可惜明
代雕塑500罗汉，大都被破坏，只在内槽拱眼壁、
外檐、佛座等处零星散落着共计22幅壁画，总面
积为61.68平方米。比如前槽北次间拱眼壁上的

《弥陀说法图》面积约为3.15平方米，佛座处发现
的壁画面积仅0.24平方米。

1964年，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和山西
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孟繁兴相约前往佛光寺，因被
暴雨阻隔，留宿寺内数日，对东大殿进行了细致
观察。罗哲文在板门背后发现了大量题记，同时
在释迦牟尼佛须弥座后侧束腰处发现了一组壁
画。当时大殿大门题记字迹不整齐，且有千余年
来的灰尘蒙盖，他们借手电筒和马灯的光线寻
找，经过 3 天时间，找出了唐咸通七年、咸通八
年、乾符五年的题记。壁画所在的佛座背后因与
扇面墙间距狭窄、光线暗淡，且过去很长时间被
土墙封闭，处于密闭环境，所以多次重装都未触
及，色彩保存如新。

1974年，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专家柴泽俊对佛
光寺壁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描述，比如将前槽北
次间拱眼壁上的壁画称为《弥陀说法图》，并对其
画面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画面当心以阿弥陀佛
为中心，佛坛前有博山炉，两侧有供养菩萨像，左
右两组以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为中心作赴会状。
整个画面人物众多，场面壮阔，但从内容到形式
都比较简单。

而释迦牟尼佛背面墙壁上发现的壁画，一改
佛和菩萨庄重肃穆占中心位置的传统画法，把天
王作为主人画在中心，形象生动，画笔传神，是唐
代壁画中的珍品。

画幅长 80 厘米，高 30 厘米，分左中右三部
分。左面画的是一位天王，左手捉着一个妖怪，
右脚踩着一个妖怪。身旁站着一位女子，头上簪
花，手中香炉焚香，一脸惊异。正中画的是一位
力士手擒妖猴，右手拽着尾巴，左手抓着头顶。
右面部分画的是一位力士手持长杆，左右追赶。
这幅《天王擒妖图》从内容和画法上都极似唐代
大画家吴道子画《天王送子图》。据考，吴道子曾
到五台山的法华寺画过佛像，那么，这幅《天王擒
妖图》是不是吴道子所画，有待考证。

佛光寺唐代壁画人物形象生动，如天女服饰
飘逸，天王、力士筋骨健壮，线条勾勒墨线劲利，
设色素雅，形神皆备，独具吴道子画韵。菩萨像、
力士像等造型优美，姿态自然，体现了唐代高超
的绘画技艺和审美水准，与敦煌唐代壁画相比几
无二致。它是国内现存面积最大的唐代壁画遗
存，也是我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为研究唐代
佛教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提供了珍贵的
实物资料。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拱眼壁画与佛坛
上的塑像、殿外的经幢形成了清晰的对应关系，
说明整个佛殿在千年之前建造时即有统一的规
划和设计，对于研究唐代建筑艺术与宗教空间布
局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历代题记

佛光寺东大殿有好多历史题记，大致主要包
括梁下题记和版门题记。

梁下题记。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左右四根梁下，
有众多唐朝人留下的题记。其中较为关键的有：

“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
御史大夫郑”，郑是河东节度使郑涓，在佛光寺建
设过程中予以大力支持。

“功德主敕河东节度使元”，功德主泛指供养
佛法僧三宝的施主，但更多场合则专指施助相当
资财，在寺院修营及弘兴佛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大施主。经专家考证，元应是朝廷派去监督河东
节度使郑涓的现职监军，并应在大殿重建中施助
了相当资财，但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未发现宣宗
朝时元姓监军记载，难以确考。

“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梁思成在《记五台
山佛光寺的建筑》中曾推测，“功德主故右军中尉
王”“大概就是元和、长庆年间的宦官王守澄。”此
后，经专家考证，应是王元宥。

版门题记。版门内面的唐、五代时期墨迹约

有300多字，书迹皆竖行，文字多者分作数行，极
具 9-10 世纪的时代风貌。如唐咸通七年（866
年）的题记，位于大殿前檐右二次间右侧门颊背
后，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版门题记；咸通八年的题
记在大殿前檐左二次间左门背面，记录了一位唐
代武官“散将”从南方的江西道解送振武将士前
往代州，转道到五台来游览的经历；乾符五年题
记，在大殿前檐左二次间左门门颊背面；五代天
祐十八年题记有两处，分别为“故前代州刺史韩
司徒夫人天祐十八年五月廿三日设供自到此寺
巡礼”等，还有同光三年题记等，证明了大殿历代
都没有改变原状重建过，还是唐代遗物，也为大
殿布局情况提供了证明资料。

佛光寺题记的价值远超简单的年代记录。
它们如同散落的拼图，串联起宦官权争、地方信
仰、技术传播与性别角色等多重历史维度。每一
笔模糊的墨迹、每一处残缺的刻痕，都在追问：是
谁在书写历史？是帝王将相，还是无名的匠人与
信女？佛光寺的题记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
藏在梁间椽头，等待后人以敬畏之心细细解读。

佛光寺文殊殿：金代减柱法建造的典范

也许是东大殿作为唐建的光环太过耀眼，以
至于佛光寺内的其他古建都不得不逊色三分。
文殊殿就是其中之一。

佛光寺的文殊殿，凭它的外观和气势，如果
放在别的寺院里，完全有资格作为主殿，可惜它
被放在了佛光寺。虽然有点儿屈才，但它也因此
有了一个全国之最，它是全国寺庙现存最大的配
殿，它在建筑结构、造像艺术和壁画装饰等方面
均体现了金代宗教建筑的独特风格与技术成就，
是我国金代建筑的典型代表。

先说建筑，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
年），公元 1351 年重修，1953 年又进行了补修。
坐北朝南，面阔七间，进深八椽，单檐不厦两头
造。它的梁架结构很有特色，用了四椽栿前后对
乳栿加四柱，就像搭积木一样，稳稳当当。最厉
害的是它用了“减柱造”，殿里本来该用12根柱
子，少了8根，就剩4根，一下子空间变得宽敞明
亮，不得不佩服当时建筑师的大胆和智慧。前面
屋檐柱头的斗拱五铺作单抄单昂加昂形耍头，补
间的斗拱双抄出斜拱，就像给房子戴了顶超酷的
装饰帽子，又实用又好看。

再讲大殿的造像，佛坛上C位是骑狮的文殊
菩萨，头戴漂亮的花冠，眼睛平视，嘴角微微下
翘，看起来又慈祥又威严。菩萨左手放膝盖上，
右手举着如意，光着脚丫踩在狮子背上。

在菩萨身边，有胁侍菩萨、童子像，一共 6
尊，和文殊菩萨一起构成了超震撼的造像群。这
里面还有两个特别的角色，于阗王和佛陀波利。
于阗王，传说他是文殊菩萨的护法，他站在文殊
菩萨和狮子旁边，紧紧牵着缰绳；佛陀波利，这是
个从印度来的僧人，他大老远跑到五台山来拜见
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南大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
老人，其实这个老人就是文殊菩萨化身，老人跟
他说，要想见到文殊菩萨，得先去取《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来翻译。佛陀波利一听，二话不说，又跑
回印度把经取来翻译，然后带回五台山传播，最
后还在五台山修行。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
信念，再难的事都能做到！

最后说壁画，壁画是明代宣德五年画的500
罗汉像，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有损坏，但依然很惊
艳。罗汉们分成上下两层，每一个的表情、姿势
都不一样，就好像在开一场热闹的大派对，生动
极了。他们的衣服颜色非常丰富，花纹还描了
金，满满的富贵感。

结语：时空折叠处的一盏明灯

在长达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8次5
级以上地震的佛光寺东大殿为何硕果仅存呢？
大佛光寺的台基前半截是垫起来的，做得非常坚
固，后半截就坐在石岩上，把山坡的碎石清掉以
后，潮气不容易上升，因而里边的塑像没有腐蚀
现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佛光寺各殿宇被农户占据
居住，严重影响国宝的安全。梁思成曾经多次上
书国家，要求对佛光寺加以全面保护。1954年，
当地政府另建佛光新村，将住户全部搬迁，并对
寺院进行维修维护。1985年，当地连降大雨，山
洪冲刷，谷岸几次塌方，逼近寺院，有关部门随即
砌筑弧形石坝，保护寺基。将殿后檐和东山室外
逼近殿宇的土基深挖 1.5—2 米，以石墙抵挡土
基，用片石铺砌泛水和排水通道，从此，文殊殿内
潮气大减，建筑、壁画安然无恙。

佛光寺如一部立体的《唐书》，木构、泥塑、墨
痕、丹青皆为字迹。它见证了灭佛的劫火、重建
的虔诚、战乱中的隐匿，最终在近代学术的烛照
下重归历史舞台。而今，站在东大殿前，唐代匠
师的斧凿声、宁公遇的祈愿声、梁思成的惊叹声，
仍在斗拱间隐隐回响。这座山间的寺院，不仅是
建筑史的丰碑，更是一个文明在时间中自我修
复、永恒传承的隐喻。

佛光寺文殊殿明代壁画 宫爱文摄


